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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是阿姆斯特朗先生关于基督教世界宗教领袖首次官方访问共产主义中国首都的个人报告。 
-- 撰稿人：赫伯特·Ｗ·阿姆斯特朗 

 
再有三十五分钟，我将离开政府的“国宾馆”前往人民大会堂发表演说。我的听众包括七十六

位大使及其夫人们，其他多国的政府代表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官员。昨晚，在北京烤鸭店

我已经向大约四百人发表了演讲。听众中包括许多重要政府官员及夫人，还有来自不同大学的一些

教育工作者。 
这里的领导人领导着十亿的人口！同他们讲话就是在同当今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对话！感觉棒

极了。我昨晚的讲话也得到了热烈的响应。此刻是晚上九点三十分，我已经能够回到我们夫妇如住

的国宾馆房间中。事实上，我们全部人员，包括施坦利·瑞德夫妇，机务组，报道和摄像师都被安

排住在这里。我们回来的有点早，晚饭和宴会通常大概在晚上六点钟才开始。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夜

生活。在我们回北京的“家”的路上所见的车辆也不多。今晚晚宴所在地，人民大会堂是一个雄伟、

壮观的大型建筑。按照美国的标准，大会堂的会议室和房间都非常之大。事实上，到现在为止我在

此看到的一切都给人以广阔宽大之感。主路非常宽广，据我估计，建筑物离路面大概有七十五英尺

的距离，主路和建筑物之间又隔有辅路。今晚宴会的大厅面积大概有半个橄榄球场那么大，华灯吊

顶非常华丽。 
出席今晚宴会的包括来自七十六个国家的大使。宴会同往常一样共包括十道主菜（我听说理查

德·尼克松总统访华是准备的是八道主菜的晚宴）。这是我到中国后的第三次大餐，每次大餐都有

十道大菜。今晚宴会上负责介绍我的人是日本国会的山下涂廓先生，他在国会中担任重要职务。他

们听说了“神的国”到来的好消息―虽然是在这个严肃的无神论共产主义国家。我描述了我们时代

的远景，但并未使用圣经的语言。 
 
国家图书馆 
 

今天早晨我们九点钟离开国宾馆参观国家图书馆。这次访问特别有趣。图书馆现在设置在一幢

较老的大楼里。图书馆正在快速累积书目资源，以发挥其对这个世界上的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效用。 



我们看到并有幸亲自查阅了一些最古老的树木。其中一部古代的书卷展开是一部长卷，全部由

手工制作而成于公元前四世纪。其他有些书大概创作与四百年前。我还获赠得到一本精美的彩色图

片集，包括许多放映当今中国面貌的照片。 
离开国家图书馆，我们乘专车前往“紫禁城”，一个四面围墙的城中之城，也是古代帝王居住

之所。这座“内城”之中又建有许多楼阁、庭院和花园，全部是中国古典建筑风格的体现，各种各

样的石雕也错落其中。 
上周日下午晚些时候我们到机场时，迎宾轿车已经在飞机下等候我们到来，直接送我们到在城

区下榻的国宾馆。 
我马上就注意到到处都是人群。到达北京三天后，我发现成千上万的行人充斥着北京的大街小

巷，还有成千上万的人骑着自行车。开始的时候看到的车辆并不多，但是进入城市中心区之后，车

流变得跟在美国一样多，同时还伴有大量的自行车，路边更有数不清的行人。 
在北京，比较现代的建筑空间都比较广阔。在这里人们可以体验到广阔宽大之感。当然，北京

是一个大概拥有七百万人口的城市，从人口规模上同纽约和伦敦不相上下，但是气氛是完全不同，

这里带着明显的“中国气息”！ 
上述都是在北京期间的随笔记录，看在眼中落在笔端，因此显得有些零散，但是因为是现场的

感受记录，所以在此并不再做修改。 
我们现在在东京。周六将会举行大型宴会，参加人员包括日本国会议员及夫人，其他国家的大

使夫人，中国使馆人员也将出席宴会。 
现在我将按照时间顺序重述此次中国之行。但是我必须首先指出的是，本次中国之行恐怕是我

迄今为止最为重要也最为成功的一次出访。 
 
访问中国之始 
 

在夏威夷檀香山休息停留两天之后，我们于十一月三十日星期五晚上抵达东京。十二月二日星

期天从东京飞往北京。到那的时候，正像我上文中提到过那样，政府派的专车已经直接开到了我们

飞机之下候机。我们没有按照通常的要求那样办理入境和通关手续。上车时，我们将护照交给工作

人员，入境第四天我们收到了手续办理停当的护照。 
我们被开车送往政府国宾馆。当天晚上，北京大学校长和副校长为了迎接我的到来准备了一个

小型餐会－包括十道主菜。那是我第一次参加中国的宴会。第一道菜上来的时候我几乎就吃饱了－

却不知道后面还有几道菜等着我。他们想我，想瑞德先生，我们的夫人和其他人员多次敬酒。我被

告知可以以水代酒来感谢主任的好客之情。 
十二月三日周一晚举行了规模最盛大的一次宴会。出席人员大概有四百位，其中主要是政府和

大学的官员及其夫人们。坐在我左边的利比亚大使致开场词。瑞德先生应邀作了简短发言。之后日

本国会高级议员山口先生介绍了我。山口先生的女儿曾经在加州帕萨迪纳市大使大学就读过一年—
他本人也是“日本之子”的重要成员之一。所有对话都通过翻译转达。顺便提一下，翻译本人是一

位大学的英文教授。 
我随他上台。我的讲话都被录音并在当晚转播给帕萨迪纳市大使大学。所以很多人在美国也听

到了我的讲话。 
当然，翻译的存在就意味着有两个麦克风，发言人每说一两句话就需要停下来等翻译将它翻译

成中文。 
但是，在这个共产主义的无神论国家，我并没有运用圣经的语言。我向他们转达了神的国的福

音，宣告了即将由神统一主导的世界的到来。我没有用“主”这个可能引起他们反感的词，相反，

我用的表达方式是将会干预局势并且引导世界走向和平的“未知的无形的有力的手” 
他们对于这一信息能够很好的接受。我听到有人说我的发言“启迪他们思考”。 
星期二我们一早出发前往中国的长城—就人类创造的奇迹来说长城真不愧是世界“七大奇迹之

一”长城全长三千六百公里，宽度足有两个车道高速路那么宽。 
星期二晚上除了中国的官员和夫人们，代表七十六个国家的大使和夫人们也参加了大型晚宴。

也就是这次宴会所在的人民大会堂的大厅，面积足有美国橄榄球场那么大。多数在场人员都能听懂

英文，因此我的话并不需要翻译。我再次告诉他们“神的国即将到来”的好消息—只是表达的方式



更直白。当然在场的人也很好接受了我的讲话。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当晚我是在向七十六个国家的官员们讲话。过去十年来很多宴会让我有机会

同许多国家的官员代表有过沟通。几年前在埃塞俄比亚的一次午餐会上同时在座的有十九个不同国

家的大使。 
当预言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马修 24：14）的时候，它并不完全指

的是传达到所有国家。十二月四日神的国即将到来的福音被传达给来自七十六个国家的官员代表

时，预言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实现了！这些国家有的来自非洲，有的来自欧洲，有的来自亚洲，还有

的来自南美洲—基本上涵盖了世界各个地方！ 
当天晚上的发言我在此不作重述，因为成千上万的读者可能在看到本文之前已经听到了录音的

版本。 
但是我必须指明的是，我是世界和平的大使—同许多的政府首脑沟通—首脑们都面临的问题并

不是某个个人可以解决的—而同时，我也在尽力去协助在现有的国家间实现更加和平的相互关系！

但是这个问题并非人力所能解决，而“未知的无形的有力的手”（他们都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将会

进行干预，带给我们真正的世界和平和最终的救赎！ 
关于中国的长城，我再插一句。它的长度比从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到纽约的距离，也就是横穿整

个美国的距离还要长。虽然我见过它的图片，我当时并没有意思到它是沿着山脉的蜿蜒曲折而建。

而且长城完全是人工建造—可能是无数人的辛劳。整个建造过程也持续了上百年。而建造的目的显

然是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 
十二月五日星期三，如同之前提到的一样，日程异常紧张。九点钟我们出发去国家图书馆。之

后参观紫禁城，城中之城，也是之前帝王的宫殿和住所。参观完之后用了午餐。所有到场的人坐满

了三个圆桌。 
当天下午四点，是整个访问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次会面。我们被开车送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

堂。途中经过三面的三个不同的宏伟的入口，最后在第四个入口处进入。 
 
同谭震林副主席会面 
 

通过宽广的入口进入到大厅中，迎面走来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主席谭震林先生的为首的代

表团，谭先生也是共产主义中国三位最高层领导人之一。华主席（华国峰）和邓副主席（邓小平）

当时正在机场，迎接即将对中国进行为期四天访问的日本首相 MASAYOSHI OHIRA 先生，鉴于此

时朝鲜和越南的局势，此次会议对中国来说尤其重要。 
实际上，我被安排同谭副主席私人会面是很好的安排。之所以这么说，我需要首先介绍一下谭先生。

他七十七岁高龄，是已故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同代的人。在推翻蒋介石政府的革命战争中，

谭先生同毛主席和周总理关系密切。他是坚定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之一。 
事实上，我们发现他同毛和周恩来的关系非常重要。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当今世界的其他

国家来说也意义非凡。他们之间关系亲密无间，这种友谊持续了将近五十年。虽然有其他革命者企

图破坏这种长久的关系，但是多年来他们的关系仍然非常密切。 
为了更好的阐述我同谭主席会面的重要性，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背景知识。 
毛主席是整个革命的决策者和缔造者。同时，他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制定者。他是中国共

产主义（有别于苏联共产主义）的主要哲学家。 
周恩来实际上比毛泽东更早参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但是，当时他是在欧洲留学的学生。他

所接受的教育比毛泽东更加学术化。他在日本、法国和中国都得到过这方面的教育，而毛泽东从来

都没有离开过中国。一个有趣的小杂闻就是毛泽东主席曾经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一个助理图书管理

员。也正是在此，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毛泽东同其他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有了接触。此后之于到 1949
年共产主义最终胜利，毛一直都是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周恩来也参加了军事行动。在十九世纪

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毛和周都在革命战争的第一线。他们同时在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也着手政治

管理。 
1949 年共产主义胜利以后，周恩来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担任政府总理。毛确定所有的政策方

针直到其去世。周建立行政体系来执行毛泽东的政策。毛同时任命周负责国家的对外事务。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早期，周恩来广泛出访，中国逐渐从沉睡的“灰暗时期”中崛起并逐渐



成为世界大国之一。 
他们之间的关系超乎寻常，这种关系也让中国人对两人同样的尊重和崇敬。毛去世后，建立了

一个大型纪念堂。他的遗体正式的躺在纪念堂中，遗体保存方式跟尼古拉·列宁采用同样的方式。

而周恩来遗愿要求将遗体火花，骨灰遍撒中国。因此并没有周恩来的纪念堂。但是，在天安门广场

的石碑的一侧仍然篆刻着周恩来的手迹。 
当时现在，华主席和邓副主席同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都不及年长的邓副主席同两位关系长久

和亲密。 
明白了这一细微的背景，你就能更好的理解我从谭副主席那里获得的信息有多重要。 

 
我所说的消息 
 

我来到共产主义中国，并不是为了支持或者反对他们的共产主义。我曾经写过反对共产主义的

文章，主要是针对其无神论和无主论。但是我认为我现在比当时更加明白，所有的国家，除了那些

起源古以色列的，同主的联系自从亚当夏娃时期开始，都已随主的心愿业已被切断。 
耶酥·基督在说到“凡不是派遣我的父所吸引的人，誰也不能到我这里来”（约翰 6：44）时

就强调了这点。其他国家对于我主的了解并不很多。在古埃及，他们膜拜自己假想的神灵。伊西斯

和奥西里斯，同一时期，古代中国人也在膜拜自己的祖先—甚至早在儒教和道教的出现之前就有这

样的传统。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也有崇拜的神灵，比如朱庇特、黛安娜、荷马及其他。 
他们没有救赎—但是他们也并没有“迷失”—主自己切断了同亚当后代的联系。他们根本不会

受主“评判”—直到今天仍然不会。既然主都不去评判他们，那么我和你为什么去评判他们呢？我

知道我自己此刻正在被评判—以及主已经派遣的人此刻也正在被评判！这就是我们每年最初的果实

日，也就是“圣灵降临节”设置的意义所在。我们中的一些人现在已经得到主的感召。但是世界作

为一个整体还并没有！那些现在被吸引到主的教堂的—既是最初的果实—只是精神救赎的第一小部

分收获。对于所有其他人，主事实上说到。“走，既然你（亚当）已抛弃我，我的管理，我的救赎

和我的知识。走，去形成你自己的神主，形成你自己的宗教—你自己的政府—你自己的知识和教育

基础。” 
而且，在将近六千年中，世界也正是这样运转的！所以，我拜访当今世界的各个政府首脑，并

非去评判他们的政府，他们的宗教或者他们的教育体系。我并非去试图让他们“改信我主”—也并

非试图去让他们认同主的真相和接受神的国已经到来的好消息，我只是向他们强调这种理念，很快

即将成为现实。 
我仅仅告诉他们我到此是为了通知即将统治世界的神的国的到来，神的国带给他们以及全人类

的是和平、快乐以及终极的救赎！ 
这就是我主基督赋予他的使徒的神圣使命，基督信任的使徒负责将这个好消息传递！这也就是

我用他们不反感的语言传达我主耶稣·基督信息的原因所在，而他们也完全理解！ 
而这也就是我同谭副主席讨论的基调和出发点。 
在我重述我们会面谈话之前，了解这些介绍信息非常重要。 

 
谭副主席向西方传达的信息 
 

当然，在会面前谭副主席一定已经详细了解了我的背景情况，包括我上面提到的基调以及我前

两天晚上发表的言论。而且他也知道《真相》是一本以五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发行的刊物。所以他

告诉我的话明显是想向我们的读者传达的。 
谭震林副主席并不是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等着秘书引我们进去。他亲自来到大厅入口迎接我以

及我的随行人员—瑞德先生和后藤至正先生。他性格外向，态度昂扬，是一位脸上常常挂着微笑的

绅士，跟想象中的表情严肃、眉头紧锁、神态傲慢、沉默忧郁的形象一点不象。他步履轻快，非常

热情的迎接了我们，并且用双手同我握手。 
我们随他进入临近的一个大房间。他请我就桌子坐下，随行人员依次坐开。之后，然后他拿了

把椅子面对着我在我旁边坐下，也刚好面对着我后面的各位随访人员。翻译坐在我跟他之间的桌子

后面。这位翻译曾经在机场接我们下飞机，我们之后的行程都有她相伴。她在翻译的同时，用某种



中文简写符号记下听到的每个词语。 
落座后，副主席先生马上开始阔阔而谈，他大概连续说了半个小时。我只是没有听懂翻译的话

需要她重复时偶尔打断他。 
了解到我是一所大学的创始人和现任校长，他首先提到（当然不是道歉口吻）他本人并不是一

名学者，之后他就全面谈论了世界地缘政治。 
说到越南，他马上提到“多米诺理论”。在美国越南战争早期，多米诺理论在华盛顿甚为盛行

—我当时也认为这一理论是正确的。这一理论认为如果北越南打败南越南，那么越南只是多米诺骨

牌长链中倒下的第一道牌。紧接着就是柬埔寨、老挝，然后是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

度尼西亚。 
我们当时以为当时北越南的背后是共产主义中国在支持。但是谭副主席说其实越南的背后是苏

联。他说到的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就是中国人认为共产主义由此开始并统治全世界是苏联的雄心，

而并不是中国的目标。他实际是在告诉我美国应该反对的是苏联，而应该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 
作为美国在南越军事干预的考虑之一，“多米诺理论”事实上像我（作为一直默默观察事态变

化的当事人之一）提到的一样确实不假。但是美国的盟友们并不接受这一理论，苏联更是坚决抵制，

在越战后期美国国内也有很多反对之声。 
但是我觉得有趣的是通过表达中国的这一观点，中国就不需要对正发生在柬埔寨的恐怖的饥荒

承担任何的道义和责任。 
根据副主席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多米诺理论的坚定支持者。本来我们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

代初期担心的是一旦共产主义中国在越南北部取得胜利，那么共产主义的多米诺骨牌就会向西方和

南方倒下。但是现在反而是中国站出来说如果美国和中国现在不制止北越南的事态发展，那么北越

南将是个巨大的威胁。柬埔寨将倒向北越南，之后是泰国、马来西亚、以及新加坡所控制的重要海

上通道。 
副主席指出俄国实际上已经不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而其实是类似于沙皇时代的帝国主义国家

—俄国三十年来通过不同的代理在世界各地挑起战争。他指出北越南不过是帝国主义俄国的又一个

作战工作而已。 
这段话让我想起越南总理阮哲明先生在越南被共产党控制被迫出逃之前不久说过的一段话。 
如果我对谭副主席上述的谈话理解有任何失误的地方，那我很抱歉，但是瑞德先生同我的理解

不出左右。我问谭副主席我是否可以从翻译的手稿那获得一份打印的谈话文稿时，他笑着摇了摇头。

所以我跟他说我将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记忆来记录和报道。 
这时，谭主席转而谈到西欧的地缘政治，简单提到了伊朗危机以及中东问题。他敦促建立强大

的欧洲以抵制帝国主义俄国。 
我并不想打断他，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有些话想跟他说。但是我憋住了，直到听他把话讲完。 

 
解释世界大事的未来流程 
 

又过了一会，他停下来，抱歉说自己讲的时间太长了，都没给我机会说话。于是我开始说： 
“副主席先生，我想同您说说西欧对于苏联防卫的问题。虽然我说的您并不一定相信，但是我

还是想要告诉您。以后真的发生了，您再相信它也不迟。再过几年，西欧将建立十个国家或者几组

国家组成的联盟—而且可能会包括两或三个苏联卫星国家—从宗教和政府方面联合—主要通过罗

马天主教实现。虽然我并不是支持者，但是短期内将形成世界的一极，具备同苏联和美国想匹敌的

军力力量。他们将使用统一货币，建立统一政府和听从共同调遣的军队。这些将从当前的共同市场

中产生，并将震惊全世界。” 
他笑了笑，摇了摇头表示并不相信。 
我继续说道：“但是到最后，在上面的情况之后，出现的是许多世界知名科学家提到的拯救世

界唯一的希望—虽然他们也觉得不太可能。我们的时代最终将见证，一个庞大的单一的世界力量，

从政治上和军事上统一所有国家—没有任何军事力量对它构成威胁。” 
我同世界很多政府的首脑交谈过。他们都面临的问题、困境和罪恶都不是某个个人或者某些人

可以解决的—虽然很多或者多数政府首脑都是实力派人物。他们在尽他们的最大努力，作为世界和

平大使，我也尽自己的努力提供帮助。但是最终需要的，借用一位美国编辑的话说，是一种无形的



“未知的强大的手”来实现统治世界的神的国。 
他明白我的意思。他的脸上仍然堆满笑容，他继续摇头。 
“我并期待您现在就相信这一观点，但是它最终会实现，”我最后说到，“同时我们将继续努力

为实现世界和平而奋斗，同您一起协作，尽可能的提供帮助。” 
同副主席会面一个小时，我们站起来道别。他送我们出来到外面的大门，一路同我们握手。他

让人倍感温暖的热情的笑容一直挂在脸上。他表示希望我能够再次到访。 
回到东京后，瑞德先生写给我一份备忘，提到“周一晚上和周二晚上副主席先生都听到了您的

一再强调的思想，我想他一定知道统一欧洲和政治大变动同您所提到的将人类从彻底毁灭中拯救的

未知的强大干预力量直接相关。” 
谭副主席同毛主席和周总理长期的亲密关系以及他本人仍然是中国政府前最顶层的三位领导

人之一的身份使得这次会面异常重要—因为这三个人统治着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 
会谈之后，我们回到国宾馆吃了点东西之后参加了由大使国际文化基金会赞助的半芭蕾表演。

当我们走进剧场时，场内响起持续的雷鸣般的掌声。演出结束后，我们被引导上台，同所有演职人

员握手，并向鼓掌的观众鞠躬致谢。 
周四中午我们开国宾馆赶往机场。在机场送行的也是几位高层官员。 
一月八日星期六晚上，为了迎接我的到来，东京也举办了晚宴。几位中国使馆的官员到场，其

他国家的三四位大使包括山下先生和几位日本官员也出席了晚宴。星期天是漫长的返回图森艾瑞兹

的航班，中途只在阿拉斯加的冷湾停留补给燃料。 
 
 
 
 

 

 
 
 
 



 
 
 
 
 

 
 
 
 
 

我必须指明的是，我是世界和平的大使—我同多过的政府首脑探讨过—他们面临的问题并不是

某一个个人可以解决的。 
 

我们的时代，终将见证，一个单一的世界力量，从政治上和军事上统治所有国家—没有任何军

事力量可以对它构成威胁。 
 
 


